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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and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Simulation of Urban 
Circle in Shanghai

陈  琳   黄  珏   陈  星   马玉荃   CHEN Lin, HUANG Jue, CHEN Xing, MA Yuquan                   	     

以上海为代表的超大城市经历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正面临着空间资源紧约束、人口持续增长和环境品质有待提升

等问题，正处于城市区域化、空间网络化发展的必然阶段。新城和新市镇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逐渐凸显，但尚未形成具有

竞争力优势的能级。针对上述问题和挑战，基于上海2040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集约型”总体空

间发展理念，从“城镇圈”概念产生的背景入手，剖析其内涵和发展目标，并结合城镇圈规划的空间方案阐述发展指引。

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城镇圈的现状人口、公共中心、交通等情况，对照规划目标，提出针对性的实施策略。同时提出为实

现城镇圈模式，需要借助于完善的规划体系和实施操作机制。

The megacities represented by Shanghai experienc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y are facing the problems of tight 

space resources, continuous population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which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y are also in the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regionalization and space network. New cities and new towns have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in the urban 

network, but they have not yet formed the level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im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cope with the challenge in 

megacitie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overall space development concept: ‘multi-center, network, group, intensive’, which is proposed 

in the urban master planning of Shanghai towards 2040. We have tried to find the generated background of the ‘urban circle’ concept, 

analyzed the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goals of urban circle, and combined with the space program of the urban circle planning to explain 

different types and development guidelines.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urban 

circle from the aspects of population, public center, ecology, traffic and so on. And then we simulat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ccording 

to the new round of urban master planning in Shanghai, so as to put forward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 In order to fundamentally 

realize the urban circle model, Shanghai needs to improve the planning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operational mechanism.

上海市城镇圈空间组织模式及规划实施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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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我国超大城市

土地资源紧缺，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

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已难以为继；人口压

力巨大，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推动城镇化快

速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城市内部二元结构

难以破除，依靠非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压低

成本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

然而这些矛盾在超大城市郊区显得尤为突

出。郊区往往是城市土地低效蔓延最明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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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结构最混杂、交通情况最复杂、公共服务最

欠缺的地区。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

年）》（以下简称“上海2040”）中提出：“以城

镇圈作为郊区空间组织和资源配置的基本单

元，强化交通网络支撑，共享公共服务设施，城

镇圈内通勤出行时间控制在30—40分钟”。“城

镇圈”作为本次总体规划提出的创新理念，代

表了转型时期上海空间组织的新模式，如何有

效实施这一创新的空间组织模式，也是值得进

*住建部课题：“转型背景下超大城市郊区城乡统筹空间组织模式研究”，编号：2016—R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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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思考的问题[1]。

1　超大城市郊区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1　扩张带来的空间结构“解构”

传统的规划思路往往局限于行政区划的边

界，把同属一个行政区的建成区当作一个城市单

体来看待，用“几轴几廊几带”的规划语言描

述城市空间结构[2]。我国超大城市的郊区空间尺

度巨大，上海、北京、重庆的郊区存在较大差异，

与国际城市相比，国内城市的郊区几乎等同于伦

敦、东京等城市的大都市区概念（图1）。由此，传

统空间结构描述方式对于我国大部分城市郊区

往往是无效的[3]。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大部

分超大城市的郊区一直处于空间结构组织“空

白”的局面[4]。

上海市域空间现状已呈现出城市区域化

特征，但中心城周边成为城市建设较为活跃的

地区，出现了空间布局杂乱，文化、体育、医疗、

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水平与中心城、新城

的差距明显，生态空间蚕食严重等问题。同时，

外围新城功能集聚、规模发展的态势不明显，

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未得到充分显现，新市

镇发展不均衡，经济总量参差不齐，发展水平

相对滞后，亟待创新空间组织模式，促进更加

可持续的发展。

1.2　城镇体系层级关系逐步削弱， 网络化尚

          未形成

传统的城镇体系规划以“高等级城镇配高

等级功能、低等级城镇配低等级功能”为核心

思想，能够对超大城市的空间组织进行比较好

的描述。

而当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发展到信息化的

时代，城市空间开始向高层次演化，扁平化、网

络化、多中心化逐渐成为趋势。城镇建成区的边

界则越来越模糊，已不是简单的等级体系的结

构（图2）。然而，当理想的“网络化”尚未完

全到来，超大城市的广大郊区城镇仍在沿用以

严密等级结构为特点的城镇体系时代的空间特

征，包括放射状的道路、向镇区集中的公共服务

等，这些特征在网络化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

出现了不适应[6]。

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01版）提出“中

心城、新城、新市镇和乡村”城镇体系，较好地

指导了各级城镇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然而，由

于公共资源过多集中在中心城，新城在行政上

仍然是区县的行政中心，采用低于中心城水平

的区级设施配置标准，产城融合度不够，公共服

务设施配套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影响新

城的吸引力和服务能力，难以发挥综合性城市

功能。新市镇的发展受区位、交通、产业等的影

响，在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产业功能等方面存

在较大的差异。

1.3　新城吸引力未达到规划预期

新城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我国超大城市

的郊区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部分新城在

某一时期得到了政策的大力倾斜，短时间内

从无到有或者由弱到强，形成了超大城市郊

区的基本格局。然而1990年之后，受市场经济

的冲击，规划所确定的若干新城和新市镇的

发展则相对缓慢，规划中所期望形成的独立

的反磁力中心和相应的人口、产业集聚并未形

成。例如：人口集聚达不到规划预期；职住不平

衡现象普遍存在；新城较城市边缘地区优势不

明显；城镇缺乏特色；城乡统筹功能不突出[7-8]。

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中，仅有11%的人居

住在新城（2010年为10%）。新城人口密度为0.7

万人/km2，仅为中心城的35%、中心城周边地区

的84%。全市常住外来人口中，仅有12%的人居

住在新城。新城外来人口密度为0.28万人/ km2，

分别仅为中心城56%、周边地区72%。

1.4　城乡结合部缺乏引导， 城市蔓延严重

与城市规划一直追求的新城不同，城乡结

合部①的崛起更多的是缘于市场因素。从国际城

市发展的规律来看，伦敦、东京等城市均经历过

中心城近域蔓延的阶段，面临城市空间混杂和

低效使用的问题。

实践中，我国许多城乡结合部往往由于

“控制不力、引导不足”而处于“规划失语”状

态。城乡结合部难以享受中心城区的设施配套

标准，又无法具备新城的高等级规划引导与政

策支撑。在许多特大城市，这一地区由于缺乏自

上而下的引导，仍维持着以乡镇为核心的发展

状态，一直处于用地快速拓展、功能相对混杂，

人口结构失衡、公共服务设施短缺，经济活动活

跃、规划相对无序的矛盾中。

上海中心城的快速发展使其周边地区成

为全市住宅和人口增幅最高的地区，整个连绵

图1　我国超大城市与国际对标城市空间尺度对比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　传统城镇体系被打破的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①城郊结合部也被称为“近域空间”、“城市边缘区”或“城市边缘带”和“近郊组团”，而各城市在实践中也有各自不同的规划概念，如上海习惯称这一区域为“中

心城周边地区”、北京有“边缘集团”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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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占地面积超过1 250 km2（含中心城），

2015年常住人口超过1 600万（2010年为1 500

万人），全市约有27%的工业岗位集聚在中心城

周边地区，其中70%为制造业。该地区以住宅和

工厂为主，空间混杂、环境建设相对滞后，人均

绿化面积仅为4.82 m2/人。

2　上海城乡统筹发展模式与内涵

传统的空间组织模式强调城镇体系层级，

代表了以行政力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传统

的公共服务配置机制对各类人群的实际需求

重视不足，人与设施在空间分布上的匹配度不

高[10]。等级化的空间布局方式无法适应关注社

会公平的均等化、网络化的要求，无法解决超

大城市郊区的主要矛盾，需要创新郊区城镇发

展模式。

“上海2040”以强化郊区节点城市的独

立功能为目标，转变传统城镇体系以行政层

级配置公共资源的方式，在更大范围统筹功

能和服务，提出依托“城镇圈发展战略”，实

现城乡统筹发展，符合上海作为率先发展的

超大城市、国际大都市的一般发展规律，也是

推动城镇化发展、解决超大城市病、合理建设

城市群的一种新空间组织路径。

城镇圈将是上海郊区优化空间组织、促

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单元。目标在于解决资

源分配不合理、重新构造城市机构、推动公共

服务均等化等；同时，城镇圈也注重以人为本、

市民参与、社会协同的开发、创新空间的塑造，

以及公共价值与独特价值的创造，使原来层级

式、集中式、二元式的空间结构向扁平化、网络

化、均等化发展。

每个城镇圈覆盖若干个建制镇或街道，统

筹公共服务资源，实现郊区地区的城乡统筹发

展，新城和重点新市镇是城镇圈的核心城镇，

通过加强核心城镇与周边一般新市镇、集镇

（非建制镇），以及农村地区的公共交通服务、

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促进30—40 min交通可达

范围内产城融合、职住平衡、资源互补、服务共

享，起到统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实现城镇圈

内各级城镇和乡村地区共享和组合发展的重

图3　传统城镇体系和城镇圈空间体系对比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要作用（图3）。

3　上海市城镇圈规划及发展引导

3.1　总体方案

基于手机信令、经济普查、人口数据、交通

关联等手段，分析城镇圈内不同城镇关联紧密

度。从促进城乡融合的角度出发，在主城区外新

市镇、集镇密集的地区，以一个或多个城镇（新

城、新市镇）为核心，划定周边30—40 min通勤

可达范围内的24个城镇圈（图4），包括16个综

合发展型城镇圈、4个整合提升型城镇圈和4

个生态主导型城镇圈。其中，综合发展型城镇圈

由新城、核心镇和中心镇引领，重点加强公共服

务、住房等资源配置，推进跨区域综合交通设施

对接和公共服务设施共享；整合提升型城镇圈

位于中心城周边地区，着重体现生态宜居功能；

生态主导型城镇圈着重体现城乡服务、生态保

育、休闲游憩功能。

3.2　发展引导

（1）功能相互补充

城镇圈内强调整体功能综合，根据每个城

镇发展导向和资源禀赋，配置相应的功能性项

目，“做强、做特”小城镇，而不是强调每个城镇

拥有完整的功能。比如，惠南、祝桥城镇圈，按照

原来的城乡体系，惠南的产业能级不高，其优势

在于老县城的人气和公共服务设施，而祝桥如

果布局居住功能会与机场物流等功能不匹配，

而且缺乏用地。由此，按照城镇圈发展逻辑，祝

桥侧重产业和物流功能，惠南注重居住和服务

功能，两者融合，形成城镇间功能互补、各具特

色的综合型城镇圈，不仅可以超越原来单打独

斗的发展状况，还可以形成协同发展的可持续

格局。

（2）共享公共服务设施

城镇圈建设的目标就是促进公共服务设施

共享，提高空间使用绩效。按照城镇圈范围内的

人口配置公共服务设施，一方面能够达到高能

级服务设施的配置门槛，使得大型公共服务设

施向郊区倾斜更具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在城镇

圈内统筹配置公共服务设施，不再追求每个镇

设施的全面性，而是根据各自的优势和特点，配

置相应设施。总体上，在城镇圈内实现公共服务

设施的全面覆盖和可达，从集约节约空间资源

的角度，提高了设施的利用率和土地使用效率。

由此可选择交通区位良好的地区设置高等级公

共服务设施，其他城镇配置与其功能相匹配的

公共服务类型，实现城镇圈内公共服务均等化

和特色化，鼓励设施和服务的共享互通。

（3）强化交通网络支撑

城镇圈内的核心镇、一般镇、乡村地区是一

个有机整体，通过城镇圈规划，加强圈内各空间

之间的紧密联系，突出局域交通网络对于功能

和公共中心的支撑作用。因此在规划中强调结

合新城和核心镇、中心镇的公共中心布局区域

性交通枢纽，同时加强圈内中运量交通和支路

网建设，提升交通对城镇圈功能的支撑作用。加

强新城、核心镇、中心镇对于周边城镇和乡村地

区的公交网络便捷服务，实现城镇圈内交通出

行30—40 min的目标。对于一些现状交通联系

并不紧密的地区，如南翔、江桥地区，通过城镇

圈的规划，以期打破原有的行政和交通壁垒，加

强两个城镇之间的局域交通网络，促进公共中

心的形成，提高生活的便利度。

（4）注重差别化引导

根据资源禀赋和特征，构建综合发展型城

镇圈、整合提升型城镇圈和生态主导型城镇圈。

将以新城、新市镇为核心的城镇圈打造为综合

服务型城镇圈，统筹配置市级高等级公共服务

设施，强化全球城市部分功能和区域辐射服务

作用，推进跨区域综合交通设施对接和公共服

务设施共享，加强人口集聚，提升产业创新能

力，培育就业中心和服务中心；将中心城周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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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城镇按照功能和空间接近等原则，打造为

整合提升型城镇圈，未来着重体现生态宜居功

能，控制新增住宅用地，完善地区级公共服务设

施，与主城区共享高等级设施，结合生态间隔

带和近郊绿环建设大型公园，构建组团开敞的

空间格局；将以生态功能为主的城镇圈，如陈家

镇、东平镇等，打造为生态主导型城镇圈，着重

体现城乡服务、生态保育、休闲游憩等功能，加

强整体生态基地保护，培育生态农业与旅游度

假产业，加快郊野公园与休闲旅游度假区建设，

严格控制规划新增住宅用地。

（5）规划编制统筹协调

为了进一步促进城镇圈的统筹协调发展，

鼓励跨行政区，在城镇圈内部开展规划，保障上

述理念的有效实施。以城镇圈为空间单元，加强

各类资源统筹，明确发展导向、功能布局、人口

规模、用地规模、就业岗位，以及综合交通体系、

绿化生态网络、产业布局、公共中心体系等。

4　上海城镇圈空间发展模拟与引导策略

“上海2040”针对24个城镇圈的资源禀赋、

环境条件和功能重点，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总体

导向。但是，当前这些城镇圈是什么样的现状情

况，对比目标应该采取哪些具体策略，应是规划

实施时期需要着重研究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4.1　人口引导模拟

人口的多中心分布是城市多中心发展的核

心特征之一[11]，在这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过程中，针对人口分布引导亦有过多种情景模

拟研究[12-13]。

4.1.1　总体原则

在全市减量规划的大背景下，未来人口的

发展以调结构为主。由此，城镇圈人口引导应遵

循以下原则：（1）平衡人口结构，重点关注外来

人口（包括外籍人口）、老年人口、学龄儿童等

群体；（2）平衡职住关系，重点关注人口空间布

局与资源分布的匹配性；（3）平衡交通流量，从

职住平衡的角度出发，减少组团间、组团和中心

城间的交通，从而达到低碳高效、资源共享的目

标。在上述原则中，以平衡职住关系为核心。

4.1.2　现状特征

按照规划人口规模，城镇圈的规模可分3个

等级，分别为100万以上（含100万）人口的大

型城镇圈、50万—100万以上（含50万）人口

的中型城镇圈和20万—50万以上（含20万）人

口的小城镇圈（表1）。

从人口结构来看，各城镇圈的职住比②差异

较大，最高职住比可达0.7以上，而低值仅不足

0.2，表现出了较明显的职住分离现象。同时，超

过中心城职住比（0.626）的城镇圈仅安亭和

海湾两个，说明郊区的就业仍远远弱于中心城，

更多的是提供配套职能（图5）。

②根据“三经普”岗位数和“六普”居住人口数。注释

图4　上海市城镇圈空间方案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公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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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职住比的特征将其分为4种类型：

第一，职住比较低且位于郊区的城镇圈，即

岗位供给相对不足，主要位于远郊地区，如陈家

镇城镇圈、长兴镇城镇圈、城桥镇城镇圈、奉城

镇城镇圈和亭林镇城镇圈等。主要原因是远郊

地区产业较少，导致岗位量总体不足。

第二，职住比较低且位于中心城周边地区，

主要是泗泾—九亭城镇圈、南翔—江桥城镇圈、

曹路—合庆城镇圈等。主要原因是承接了中心

城的大量居住人口且岗位供给有所不足。

第三，职住比相对较为均衡的区域，包括人

口和就业均相对丰富的高密度均衡和两者皆总

量较少的低密度均衡。低密度均衡可能只是阶

段性的产物，如枫泾城镇圈、金山城镇圈。 

第四，职住比较高的区域，即岗位供应多于

居住供给。多数位于全市的产业基地附近，有大

量的产业人口集聚，而居住人口相对偏少。

4.1.3　引导策略

实现人口规模和就业岗位的相对均衡，是

城镇圈空间组织的重要目标之一。据此，人口的

发展导向分为重点人口疏解区、重点人口引入

区和一般人口引入区3种类型。就业发展的引导

为重点就业岗位引入区、次级就业岗位引入区、

一般就业发展引导区、次级就业人口引入区、重

点就业人口引入区等5种类型（图6）。

同时，根据人口密度和职住比的高低，规划

人口导引也可采取政策矩阵方式，根据不同情

况分别提出对应策略（表2）。

4.2　公共中心引导模拟

公共中心是反映人类城市活动的核心地

区。从规划角度出发，空间规划组织形式本质

上是通过合理发展空间而达到选择性集聚和

群体空间优化。

4.2.1　总体原则

在城镇圈规划中，公共中心配置通常遵循

以下原则：（1）加强城镇圈内局域交通联系，

保证设施可达性，促进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

有效、可获得；（2）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地布局

服务于城镇圈整体的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

不拘泥于行政层级（图7）。

4.2.2　现状特征

传统公共中心无论是分级还是分布，都

依托城镇体系，但在实际服务水平上看，首先

是公共中心层级过多，已不适应超大城市“扁

平化、网络化”发展的诉求，再者是部分高能

级公共中心可达性不足，区域内存在服务盲

区。按照每个城镇圈内部人口集聚的形态特

图6　城镇圈的人口（左）和就业（右）发展引导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7　城镇圈模式下的公共服务配给方式转变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5　城镇圈职住分析图（三经普岗位与六普人口
的比值）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征判断，现状城镇圈可分为无明确中心的连

绵区、有明确中心的连绵区、有明确中心的外

围地区和无明确中心的外围地区[14]。

无明确中心的连绵区城镇圈特征为：与

中心城相接部分已成为城区的一部分，因而

没有明确的中心，扩散区较大，外围仍有部分

已逐渐退化的独立中心。如泗泾—九亭城镇

圈、南翔—江桥城镇圈等。

有明确中心的连绵区城镇圈特征为：仍

有一个较为明显的中心，但与周边联系度很

弱，扩散区很大，外围仍有部分已逐渐退化的

独立中心，如周康航浦城镇圈、曹路—合庆城

镇圈。

有明确中心的外围地区城镇圈特征为：

都有明显的中心，但与周边联系度较强，周边

有多少不等的独立新城或城镇，如朱泾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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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松江新城城镇圈。这类城镇圈是最符合城

镇圈基本模型的形态，也是特大城市郊区城

镇的普遍形态。

无明确中心的外围地区城镇圈特征为：

没有明显的独立中心，城镇之间联系较弱，包

括罗店城镇圈、南汇新城城镇圈等（图8）。

4.2.3　引导策略

共享公共服务设施，选择交通区位良好的

公共中心地区设置高能级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与城镇功能相匹配的公共服务类型，实现城镇

圈内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特色化，鼓励设施和服

务的共享互通。

以城镇圈为单位，发展城镇圈级别的公

共活动中心，形成“城市级（包括城市主中心

和城市副中心）—地区级（城镇圈为单位综

合配置）—社区级”的公共活动中心体系。以

城镇圈为单位配置的公共活动中心主要考虑

高能级的公共服务设施，确保市民在公交出行

图8　4种类型的城镇圈空间形态举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0—40 min之内可达相对类型完善、水平相当

的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

为了促进不同城镇圈之间的协调发展，结

合现状公共活动中心的特征对其进行引导。

无明确中心的连绵区城镇圈，通过优化连

绵区土地使用、建立生态环线等方式，逐步缩

小扩散区的范围，形成分类发展型的公共活

动中心，与中心城功能形成良性互动。

有明确中心的连绵区城镇圈，应在既有

a）  泗泾—九亭城镇圈 b）  周康航浦城镇圈 c）  松江新城城镇圈 d）  南汇新城城镇圈

表2  人口引导策略矩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人口密度高 人口密度低

职住比较高的城镇圈

1.适当引入人口，调整人口结构
2.优化交通格局
3.增加就业人口的引入，优化产业结构
    如嘉定新城城镇圈、安亭城镇圈等

1.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增强地区吸引力
2.加大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产品的提供
3.适当减少岗位、优化产业布局
   如海湾城镇圈、金山城镇圈、枫泾城镇等

职住比较低的城镇圈

1.适当疏解人口，调整人口结构
2.优化交通格局
3.发展重点产业，增加就业岗位
   如南翔—江桥城镇圈、泗泾—九亭城镇圈等

1.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增强地区吸引力
2.发展特色产业，优化产业结构
   如朱家角城镇圈、南汇城镇圈、朱泾城镇圈等

城镇圈规模等级 规划人口规模（万人） 包含城镇圈
大型城镇圈 ≥100 松江新城城镇圈、嘉定新城城镇圈、南桥新城城镇圈等

中型城镇圈 50—100（含50） 青浦新城城镇圈、周康航浦城镇圈、惠南—祝桥城镇圈、南汇新
城城镇圈、泗泾—九亭城镇圈等

小型城镇圈 20—50（含20） 南翔—江桥城镇圈、安亭城镇圈、罗店城镇圈、金山城镇圈、
曹路—合庆城镇圈等

表1  城镇圈的人口规模等级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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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心的基础上发展特色化功能，承接部

分中心城溢出功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活动中

心的作用，逐步缩小扩散区。

有明确中心的外围地区城镇圈，结合现

有的发展基础和优势进一步稳定公共活动中

心的能级，新城所在城镇圈的公共中心在未

来还需要扩大服务范围，辐射到郊区更广阔

的区域。

无明确中心的外围地区城镇圈，需要进

一步优化空间布局，寻找区域发展的突破口，

结合总体规划的发展导向和区域资源空间布

局优势培养新的公共活动中心，并提升其能级

（图9-图10）。

4.3　交通引导模拟

城镇圈模式与传统城镇体系相比，强调节

点城市之间、节点城市与中心城，以及城镇圈之

间的快速联系和局域交通网络构建。

4.3.1　总体原则

在城镇圈规划中，对交通引导建议遵循

以下原则：（1）强调城镇圈内部的局域交通

网络系统，确保城镇圈内交通出行30—40 

min可达高能级公共服务设施；（2）强化自成

体系的中运量交通支撑，同时能够便利地接

入市域层面的快速公交网络（图11）。

4.3.2　现状特征

从全市交通现状来看，目前公共交通对

地铁的依赖度较高，而地铁的布局以中心城为

主向外辐射，造成向心的交通压力过大，钟摆

式通勤交通明显，各城镇圈的交通区位也存在

着明显的差异。主城区和惠南—祝桥城镇圈有

多条轨道交通，交通区位较好；城市的西侧、南

侧远郊，以及崇明是轨交的盲区；而其他有一

条轨交线的郊区城镇圈则往往在轨交沿线上

承受着巨大的交通压力（图12）。

4.3.3　引导策略

在城市交通和用地发展的协调中强调以

“公共交通”为主的紧凑型土地利用和多样化

的交通发展模式。基于现状轨道交通路网，结

合城镇圈的发展，加强轨道交通的空间延伸，

并且构建环形轨道交通加强城镇圈之间的空

间串联。构建外部快捷、内部差别引导、内外有

效衔接的一体化交通模式。在空间上基于交通

路网的等级和空间分布形成差别化引导分区，

提高交通出行效率。基于外部路网和内部路网

的引导，强调对外的人流疏散和对内的居民出

行安排，促进城市资源集约化分布[15]。

（1）加强城镇圈之间的快速交通干线联系

图11　城镇圈模式下的交通组织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2　各城镇圈的交通区位现状分析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利用既有的普铁、城市轨道交通开通大

站快车，作为市域城镇圈之间的轨道快线，提

高新城的交通可达性。加强新城—中心城的快

速交通联系。引导方式包括轨交网络加密、郊

区轨交线路的延伸、环形轻轨串联等。同时，进

一步明确大型的换乘枢纽区域，通过轨道交通

引导发展，有利于加强靠近城市边缘区的城镇

圈与中心城区的联系，使综合性节点城市和中

心城市协调、均衡发展。

建立各城镇圈接入全市快速公交网络的

交通枢纽。其中包括承担主城区与长三角区域

之间和市域范围内的交通枢纽。公共交通节点

社区鼓励采用混合土地利用模式，居民可以通

过公交、出租车、自行车和步行等出行方式满

足生活、工作及娱乐需求。

图9　六普人口分布密度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0　城镇圈的公共活动中心发展引导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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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城镇圈内部局域交通网络构建

强化交通网络支撑，结合新城和重点新

市镇的公共中心布局区域性交通枢纽，提升轨

道交通对城镇圈的服务覆盖。加强新城、重点

新市镇对于周边城镇和乡村地区的公交网络

便捷服务，依托主要道路和以中运量公交为骨

干的公共交通，实现城镇圈内交通出行30—

40 min的目标。

构建区域中运量交通枢纽。在城镇圈内

部构建以中运量轨道和中运量公交为骨干的

局域公共交通网络，并沿主要客流走廊构建跨

城镇圈、主城片区和城镇圈之间的骨干线路，

提高主城片区、新城、核心镇和中心镇的轨道

交通服务水平。保障每个城镇圈至少有一个大

型综合客运枢纽或中运量客运枢纽。

例如，在松江新城城镇圈对外通过城际铁

路、市域快线加强联系，内部构建中运量系统，

通过9、12号线等线路加强与中心城的联系，

并且加强新城内部居住区、就业组团之间的联

系，强化新城—主城区—科技园—佘山—东北

四镇的联系。完善常规公交线网，全面构建地

面公交专用道系统。

5　结语

城镇圈空间组织模式是上海2040城市总

体规划针对中观层面空间发展面临的问题所

提出的一种转型发展模式，探索了高密度超大

城市空间的一种发展路径，旨在市域层面以城

镇圈为载体，引导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和公共

资源的统筹配置，进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镇圈规划的实施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

条件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施以政策，同时需

要各级政府、各委办局的通力协作，并在规划

机制和政策上形成合力和共识[16]。




